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渊一冤
这是大兴安岭深处的库都尔遥
这里袁是一个有獐子的地方遥
如果来到这里袁在这一段的山岭间穿行袁你

要认真寻找袁在大树后尧在草丛间尧在河溪处袁一
定会有一只只清澈的眼睛静静地注视着你袁那
应该是獐子清澈的眼睛遥眼神中有好奇有善良袁
有和你交流的想法袁但因为陌生袁而怀揣着的则
是一点儿的害羞和闪躲遥
山有山的纪年遥 秦时飘起的雪花袁飘到汉唐

和飘到现在袁不过是飞到东飞到西的起起落落袁
尘埃在眨眼间起伏罢了遥如果山有梦袁那一定是
一梦千年袁在梦中袁拓跋鲜卑刚走出山岭袁关内
的饥民就踉跄着进入山林袁 其间还有邻邦的异
族袁 有跑山狩猎的山民袁 也有成群结队的伐木
人遥 湖水不会记忆孑孓的行踪袁山也是袁山的思
维指向更深更远的地方遥
几千几万人聚集居住之地袁 在兴安岭的眼

中袁和枝丫上的鸟巢不会有大的区别遥这片山岭
包容着难以计数的花草树木尧 河流湖泊和万千
生灵袁收留尧滋润尧养育着灵性深浅不一尧习惯大
相径庭的个体遥这巨大的舞台之中袁无论是孱弱
的草和参天的树袁还是松鼠老鹰黑熊蜜蜂蝴蝶袁
都拥有一个共同的家袁 生灵舒展本性自由自在
地生活遥

有花草树木尧有飞禽走兽的地方袁就有祥
和有生机遥 就是万灵荟萃之所遥 至于春天刚刚
从枯黄中钻出的草尧夏季连绵几十里星星点点
绽放的花尧 秋季金黄色为底色中的五彩竞艳尧
冬天麋鹿在新落的雪上点划音符袁不过是寻常
的画面遥
或者柔和的月光穿过重重枝丫后的点点斑

影尧林间河边或远或近应和着的鸟叫蛙鸣尧小憩
时阳光的触角轻轻着抚摸面颊和手臂遥 很多时
候袁花草的气息会轻而易举地从现实走入梦境袁
抑或从梦境走入现实袁模糊着两者的概念遥
如果你对大兴安岭有一万个期许袁 就会收

到一万零一个回应袁只是到过这里之后袁你肯定
再也不会忘记要要要山林中獐子美丽又清澈的眼
睛袁还有它矫健的身影遥

渊二冤
在大兴安岭的公路两侧袁大山起起伏伏袁连

绵不绝袁仿佛游龙在跃动遥
这些山大都没有名字遥 也无须有名字袁因为

它们都是大兴安岭的山袁它们共有一个名字袁叫
大兴安岭遥
我知道袁在内蒙古高原袁在大兴安岭之上的

山袁出生就站在巨人的肩膀之上袁不用登高就能
望远袁生来千花万树簇拥袁几千几万年积累的灵
韵袁绵远醇厚遥
最美的山岭邻近最美的草原袁不止百灵尧獐

狍和狼穿梭于画卷之中袁 一袭长风就会把兴安
岭的林涛送到草原的耳边袁 草原上男女相恋的
情歌袁也会顺着朦胧的月色袁沁润到兴安岭的山
间林中遥 于是袁草原的风中能嗅到森林的味道袁
林子的树梢上也能采摘到草原的情歌遥 它们交
相辉映袁风采叠加遥
山是岭的表情袁 眉眼舒缓表达的是容纳和

欢迎袁 所以整个山岭都泛着微微的波浪一路前
行袁路边的山就是预留的观景台袁是生灵可以偎
依的一处港湾遥路边就可见四时美景袁不用多久

的寻觅就能收获到各种山货袁 展现着山岭的美
好和慷慨遥 这里的山也一定承载了许多人珍贵
的记忆袁寻梦的人相隔几年几十年袁也仍旧会采
到一样馨香的花尧一样翠绿的草遥
清净世界中袁大兴安岭的这片天地间袁每年

都有花自开袁水自流袁山自在而立遥 如果你依偎
它的怀里袁和它有美妙的交融袁你就拥有了这方
山水袁有了这方花开袁有了这方的松脂香袁你的
世界一定会更充实更精彩浴

渊三冤
黑龙江的源头就在大兴安岭的深处遥
从瘦弱的小溪开始袁长成湍急的河流袁壮大

为波涛汹涌的黑龙江遥不只是人需要万里长路袁
河也一样遥 或蜿蜒前行或疾步奔走或呼朋唤友
擂鼓冲锋袁河岸上看到的是画卷袁河床间是舞台
也是修行者的蒲团遥
注定入海的江河是在回应召唤袁 还是枷锁

在宿命之间袁 而它一次次的壮大是新生还是消
亡袁在阳光下在雨雪中袁在山间在旷野袁在冲向
大海的那一瞬间遥如果我能尧我想知道它的所思
所想尧喜怒哀乐遥 我想乘风与它一起顺流而下袁
一路倾听记录它的心声心语袁 因为在这个时间
维度袁 我与兴安岭万千生灵都厮守在这片土地
上袁与兴安岭相伴而成风景遥
孩子离家后称雄一方袁开疆拓土润泽万物袁

从弱小到强大袁会因此成为家族的宠儿吗钥答案
是一定的遥在大兴安岭母亲的眼里袁直入云霄的
树和匍匐地面的花草尧 渐行渐远或安静在山间
的水袁同样都是骄傲的儿女遥 它们同等同质袁生
命同样精巧尧旺盛而且珍贵遥但在视线之外的孩
子袁在母亲心里肯定会因为思念袁而多了一点点
的偏爱遥
先出发的河流袁能代表一整条大江吗钥 画作

上的第一笔线条能视作整幅画吗钥 第一个走出兴
安岭的拓跋氏人能称为北魏王朝吗钥 或许个体只
是个体袁但在方阵和构图之中袁站在主位的肯定
是主角遥 而且这条江的波涛中因为它的加入袁而
有了大兴安岭的浪花袁有了大森林的芬芳遥
对于一条河或一条江袁 只要水流不断根脉

就紧紧相连袁哪怕到了遥远的海洋遥远游的孩子
在想家时袁 也会像洄游的鱼一样袁 在阳光最柔
和尧 月光最清冽的时刻袁 会一瞬间穿越千里万
里袁重回尧重新偎依在母亲的怀抱遥

渊四冤
大兴安岭很纯袁不仅山纯水纯袁人也很纯遥

他们的故事厚重且悠长遥
从大兴安岭林区开发建设那一日算起袁不经

意间袁这些人在山林中生活了几十年袁叶未落袁根
已经深深扎下遥 当年袁一群群年轻人怀揣着沉甸
甸的信念袁在风中猎猎作响的红旗伴随下袁怀揣建
设新林区的梦想袁梦想这道岭尧这个家会丰衣足
食袁会有平坦的路袁路上有阳光有和煦的风袁会有
平等自由袁会有书上所有闪亮的东西遥 这让他们
脚步坚实尧爬冰卧雪尧不计得失遥 他们内心充满自
豪和骄傲袁他们朴朴实实一辈子袁干干净净一辈
子袁却符合了很多野高大上冶的概念遥
有梦的日子真的好袁行进在梦想的路上袁是幸

福的人遥 现在袁不仅他们的足迹还在山岭之上袁他
们很多人已经融入山林袁成为大山的一部分遥
像是林间的树要有果实一样袁 山岭间的邂

逅也会结出爱情袁少了俗世中尘烟袁泉水和情感
都清清白白袁 干干净净遥 自带三分灵性的孩子
们袁一出家门就走进了公园袁自家菜园一角的亮
色就能涂满整个童年遥 男孩儿只顾上山下河疯
玩儿袁油黑的脊背和屁股蛋写满了健康遥女孩儿
在每个夏天袁寻觅在长满鲜花的山上袁采摘最漂
亮的花儿袁插在油黑的头发间遥 秋天随处可见的
各种果实或甜或酸或涩袁 功效远远高于各种现
代营养品袁只是这些儿时常见的美食袁长大离家
后却最容易出现在思乡的梦里袁 酿成酒也能一
醉几十年遥
山岭山林间的路很多袁连接了一座座山袁也

连接了通往山外的路袁 山外五彩的霓虹留住了
大多出山的孩子袁也有一些路是用来返乡的遥 每
个时代都有自己宏大的主题袁山里也一样遥 油锯
声消失了袁山里人的活计却更多了遥 好在大兴安
岭没有衰老袁四季颜色也没有变化袁这巨大的山
岭仍然以列车的速度袁 从容地奔驰在时代的轨
道上遥 每年的严冬过后袁山岭都是一次新生袁该
过去的过去了袁该生长的持续生长遥 那些年茂密
鲜亮的理想尧信念尧希望尧淳朴和善良袁依然留在
血脉里袁汹涌地流淌着遥
大兴安岭人最适合在这里生长遥 他们同一棵

棵的大树一样袁一直被这里丰腴的水土滋养着袁生
长得越来越高大袁越来越粗壮袁越来越纯洁遥

大 岭 漫 记
阴 张声龙

大寒之夜要要要回家

从上央格气到下央格气到乌力库玛
我的马儿像莫尔根河上的一只小船
顺流而下袁朝着风的方向
白桦林隙里森林狼的眼神
比月光下的大雪还要雪亮
还要光芒四射
我的雪青马浑身开满菊花
它知道要把半醉半睡的我驮回家
眼瞅着就是两公里半了
看得见马灯温馨的跳动
抑或患有心脏病的亲人
他们还没睡
为什么总是在雪地里仰望星空
我的家在大雪与寒风的抽打中
东倒西歪地
坚持温暖袁坚持等我

冬天尧我和我的动物世界

棕熊偎进过火后的树墩子
大自然也怜悯这似乎没有天敌的王者
毕竟千山万水走遍
森林狼 眯起细长的眼睛
耳朵如匕首袁聆听不远的冬天
那是一种长着白毛的风
让所有的动物都只能咬牙切齿
大敌当前袁四野埋伏袁迎接死亡且从容不迫
木柈子围住院子
院子里堆好煤炭
鸟类翅羽之下长出厚厚的绒毛
该来的来尧该走的走
小小昆虫袁骨瘦如柴
抱住灌木丛中最柔软的部分
用死亡书写琴谱要要要等着琴师

两指宽的林间小路

一场大雪袁诗人的白纸
没有词只有咔嚓咔嚓的树
冻僵之前的笑容
和快乐无关
雪兔原路去又原路回来
后腿的肌肉发达如绷紧的弓
两指宽的小路袁比雪结实
森林里最窄的小路
雪兔最寻常的生活袁刀尖上的危险
盘旋的鹰方圆几百里
真正的王者
而水红的眼睛
眨着古典的月亮尧淌血的爱
腊月你崭新的一窝孩子也许会被冻死
两指宽的小路袁任你怎么勤劳
不是意象是一串可以谱成曲子的音符
是一个细节和很多个细节构成的一长串
构成雪兔的全部冬天
大雪苍白的森林
让诗人无话可说的森林
我用匕首划开白桦树皮的第四层
紧紧搂住光滑躯体的最后那层
浅粉的带有白色斑点的那层
我写下我和雪兔的全部忧伤

护林人与疲惫的鸟

对于雪的理解
那个躲在木头房里喝烧酒的护林人啊噎噎
他的炉盖子要要要
一圈一圈的夕阳
最小的那圈在最中间
就要天黑的那小小的一圈儿
大兴安岭缺口处的袁一枚红纽扣
星辰蜂拥而来
雪和桦树林同样苍白
如失血的少年
扶着凛冽的寒风
喝烧酒的老头一通撕心裂肺的咳嗽
山林寂静无垠袁疲惫的鸟儿把头埋进翅膀里

白桦林

那些小小的嘴袁白桦林成千上万薄薄的嘴唇
满含胶质的绿
沾着胎衣上的汁液
娇嫩的尧小小的黄嘴丫子
能吞噬天空却不忍风的碰触
一切都是风儿之后的事儿

不是风儿自身渊风儿是翻卷的
舌头袁宣言与张扬冤
风儿的沉积袁坟
至于鲜花
那最初的花不是花瓣也不是花蕊
是婴孩还未睁开眼睛之前小小的拳头
紧握着袁握着被我们称之为诗歌的全部力量
之后是脆弱尧冰凉尧果实尧鲜美的尧
透明的尧瞳子尧核儿要要要不幸居然如此幸福
她们才有可能留给明天有可能为我们叙述
我们曾经的欢愉与疼痛

大兴安岭的森林之夏

夏天薄如蝉翼袁薄得可怜袁还没比画几下
就潜入凉风袁或者躲进
比你还薄的尧丝织的
满是流萤的扇面中了
还没等到烦就不再烦了
如那短暂的蝉鸣
如约而至的女人
你就不能来得稍晚一点儿吗
谁有一双树叶的小手
让这秒针儿别再小跑袁别再小跑
散步着来袁散步着走

冬夜袁我们俩噎噎

我所说的我们俩指的是我和我的影子
我们找来桦树皮和枝丫子
今夜无家可归
没有林场袁没有小工队袁没有星子一样
明亮的小馆子尧打尖儿的木刻楞
作为森调队员袁我必须
每隔八公里处打出一个样圆儿
然后细数每一株植物
算出大兴安岭的郁闭度尧蓄积量和
生生不息的绿色
是夜月光缺席
没有心想家
一切要靠篝火的光芒存在
家是古汉语尧繁体字
书本里的浪漫袁我甚至不信
离我最近的是零下 42益的牙齿
当然还有篝火
次日太阳照样升起
我们安然无恙
风在火苗里留宿袁我和辽阔
枕着自己的胳膊睡熟

观察一棵落叶松

落叶松树注定的孤单来了浴
再好的叶子也要落下去
落进多年积蓄的腐殖质袁那里暖和
严格地说落叶松并不包括针叶
那是漫漫长路上尧渐渐走失的妻女和挚友
犹如干涸的河尧只留下一床卵石
说是卵石却从未听见或看见
任何鸟声和鱼儿
然而你得挺住
树皮由深紫变成浅红
一道又一道沟壑
不是皱纹袁是活生生的疤
森林里清脆的嘎巴嘎巴的爆炸声
放射性骨折和玻璃匠的
玻璃刀小小的金刚钻
划过秋水般平静的玻璃袁然后
断然裂开
你见过凝滞的眼泪吗要要要
那落叶松淌出的松树油子
凝结之火袁固体之火
一旦与马尾亲密接触
那便是大地的呜咽袁是悲壮与痛
是大雪冒烟儿甚至
死去活来
噎噎

入秋以来

鹰隼不停地挑剔羽毛
休整万里长空带给她的疲倦与无奈
她飞不出去袁得回家
我跟着她抚摸黄金铸就的尸体
从天空返回大地袁高度已不重要
重要的是用一生的努力
写出这黄金的碑文
谁在读
并且忍心读懂她

北方 袁我的兴安岭
阴 成 子

这是许多年前的事情了遥
我去大兴安岭林区那年袁正好是秋天遥
在瑟瑟秋风中袁树木开始凋零了遥 一片片枯黄的

叶子从大树身上不停地飘落着噎噎
在林场的一座小平房里袁 喝着酽得发苦的茶水袁

我和当地一位林业老职工聊天儿遥听他讲林中趣事和
林区生活遥 当我问他袁林中的树叶一年又一年这样积
攒下来袁对于森林有益还是有害钥 他告诉我说院野你可
别小瞧这树叶袁经过雪埋土沤袁腐烂后可成为最好的
肥料袁滋养着森林树木遥 还有袁等开春雪化了袁泥水翻
浆路难走袁有了这些落叶袁就不会踩上泥浆袁树叶起到
铺路作用遥冶在林中极不起眼的落叶袁竟然有如此大的
贡献袁难怪林业职工骄傲地说院森林里无一不是宝袁简
直就是个聚宝库遥
后来袁在镇子上游玩袁发现在出售林区纪念品的

摊位上袁有许多林木制作的物品袁如桦树皮镜框尧树枝
编织的花篮等等袁其中最引起我注意的袁还是那些树
叶书签尧树叶风飘制品遥 聪明的林区人袁挑选上好树
叶袁描绘上图案或文字袁然后涂上一层胶类透明膜袁普
普通通的树叶袁就成了一件艺术品遥这使我知道袁除了
林业职工讲述的知识袁树叶还有更多的用途袁这又增
加了树叶的身价遥 远方来的游人袁买走一两片树叶书
签袁回家夹在书中袁每当看到它袁我想他们一定会想起
兴安岭袁心中会永远存有绿色遥
在茫茫的林海之中袁一片树叶实在渺小袁更何况

已经飘落遥可是袁听了林业职工的讲述之后袁我忽然觉
得袁这树叶并非想象得那样轻微袁如果把大森林比喻
为一篇文章袁这树叶就是它的标点符号袁森林因为它
的存在而季节分明袁 挂枝的第一片叶子报送春的信
息袁飘落的第一片叶子告知冬的临近袁而当树叶翠绿
的时候袁那应该是大兴安岭最温馨尧最快乐的时节了遥
这树叶啊袁实在值得珍惜袁哪怕只是一片遥
我不由得把它装进上衣口袋袁紧紧地贴在胸膛噎噎

可爱的树叶
阴 李伟峰

在我的心中袁 有一条小河
至今难忘遥
我的家乡嘎拉牙林场依山

傍水袁景色迷人遥小河从林场西
边缓缓流过袁 当地人称嘎拉牙
河袁 鄂温克语为 野较大的猫头
鹰冶之意遥 小河不大袁窄处仅几
米宽袁宽的地方 10余米遥 全长
有 25 公里袁发源于金河野越岭
线冶袁 一座海拔 1050米的无名
山袁当地人称为主沟的山脉里遥
小河在茂密的森林里披荆斩
棘袁奔腾而出袁如同一块绿色的
翡翠镶嵌在茂密的山谷间袁两
岸郁郁葱葱的树木袁 倒映在清
澈的河水中遥青山绿水袁交相辉
映袁 俨然一幅秀美的天然生态
画卷遥
过去袁 这条小河曾是孩子

们的乐园袁 我常常和小伙伴一
起去玩耍遥冬天小河结冰后袁小
伙伴三五成群在冰面上溜冰尧
滑爬犁遥夏季来临袁孩子们在河
里捉柳根鱼尧打水仗袁在水深的地方游泳袁
光着脚丫在岸边沙滩上奔跑尧嬉戏袁无忧无
虑享受着大自然的美好遥
寒假里到河边拉烧柴袁 也别有一番情

趣遥 拉着爬犁走在河面上袁 听着脚下积雪
野吱嘎吱嘎冶的声音袁呼吸着大森林里清凉
的空气袁遥望着头顶上的蓝天白云袁让人心
旷神怡遥常常是一边捡河边的干枝丫袁一边
观赏四周的风景袁 不知不觉一爬犁烧柴就
捡满了遥在河道冰雪上拉爬犁袁一点儿也不
觉得累袁一到公路上就费劲了袁好在家离小
河不远袁不一会儿就到家了遥那种快乐的心
情无以言表遥
到了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袁 林场有居

民住户 500余户袁人口达到 3000余人遥 那
时袁居民的生态保护意识还不强袁邻近河边
的居民袁往河里随意倾倒生活垃圾袁河水受

到污染袁 异味四溢遥 有几年时
间袁 大人们都不让孩子到河边
玩耍了遥
全面停止采伐后袁 林区加

强了生态环境保护袁 实行了河
长制袁林场逐级落实责任袁在河
边竖起了醒目的宣传牌袁 教育
大家爱护小河袁 爱护小河一草
一木袁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遥 后
来袁 小河生态环境发生了明显
变化袁河水变得清澈了袁迁徙的
成群野鸭来到小河产卵孵息袁
避暑度夏遥 鸭妈妈和小鸭子已
经不怕人了袁人们给它们投食袁
不论离得多近袁 它们都不会感
到惊恐或飞走袁 它们也许知道
了人们的友好相待遥

林区实施生态移居后袁嘎
拉牙居民彻底搬离了林场遥 房
屋拆除后袁没有了人间烟火袁喧
嚣了几十年的林场变得寂静
了遥凡是回乡的林场人袁都要来
林场遗址游览一番袁 寻找往昔

岁月里的温馨和快乐遥
几年前袁 一座水泥新桥横跨在小河之

上遥 站在桥上放眼望去袁 小河两岸杨柳依
依袁绿荫浓浓袁好似一幅宁静而优美的山水
画遥望着清澈的河水袁林场生活的情景就会
浮现在眼前袁记忆的闸门被轻轻打开袁逝去
的岁月和那些久远的经历感受重新变得清
晰起来噎噎
这条小河见证了我的成长袁也见证了林

场的变迁遥日复一日袁年复一年袁林场变得越
来越遥远袁而小河依然静静地流淌着袁潺潺
的流水带走了岁月袁却带不走相思和爱恋遥
如今袁离开嘎拉牙林场很久了袁但那条

小河还在我的记忆中流淌遥每当想起它袁心
中就会感慨万千遥 我由衷希望小河永远丰
盈清澈袁永远滋润着绿色家园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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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兆明 摄


